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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考古具有技术门深海考古具有技术门

槛高的鲜明特点槛高的鲜明特点，，正是由于正是由于

我国深水技术装备取得的我国深水技术装备取得的

突破性进展突破性进展，，才使深海考古才使深海考古

事业发展具有了技术支撑事业发展具有了技术支撑，，

从设想最终变为现实从设想最终变为现实。。

1500 米深的南海海底一片漆黑。

探照灯前方，上万件瓷器堆积而成的

“山峰”突然出现。沉积物下，500 年前

的瓷器釉色依然鲜艳、光彩夺目。这是

我国自主研制的载人深潜器“深海勇

士”号拍摄的画面。

5 月下旬，国家文物局、科技部、中

国科学院、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在海南三

亚联合发布一项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

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 1500 米深度海

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初步判断应属

明代正德年间与弘治年间，推测文物数

量超十万件。为期一年的明代沉船遗

址考古调查由此拉开帷幕。

这些船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它们

本来要驶向何方？为什么会在这里沉

入海底……正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的

我国深海考古技术将帮助我们揭开沉

船历史。

被盗捞者“逼”出的中
国水下考古

美国作家盖瑞·金德在其描写“中

美洲”号沉船事件的作品《寻找黄金

船》中这样写道：“海难是上帝写了一

半的剧本，句号要由那些沉船打捞者

来完成。”

然而，与那些追寻水下财富的离奇

传说不同的是，水下考古的使命在于

“打捞”历史。

“我一直认为，沉船遗址相当于一

个时间胶囊。它把某一个时代切片完

整地保存下来。沉船既是最小的等级

社会，又是高度浓缩的生存单位。它所

能反映的不单单是船载货物，还有时代

和航路等时空信息，以及当时的政治和

社会生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

副院长、“南海 I 号”考古队原领队崔勇

认为，相比田野考古对象某个单独的祭

祀或墓葬遗址，沉船能够带来的历史信

息更多元、更综合。

南海正是这样一片“写满”历史的

水域。

自唐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兴

盛，南海成为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往来

的重要通道。商贾云集、千帆竞渡，南

海历史上的繁荣为其留下了丰富的水

下遗产，南海也因此成为我国水下考古

事业的诞生地和策源地，同时也是考古

学者与盗捞者的“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我国水下考古事业便肇始

于一次与盗捞者的斗争。

1984 年，西方海上盗捞者迈克·哈

彻在我国南海海域发现一艘已沉没两

百余年、满载瓷器与黄金的东印度公司

商船“哥德马尔森”号，并打捞出青花瓷

器等文物百万余件。但为谋求利益最

大化，他仅留下青花瓷器 23.9 万件、金

锭 125 块，以及两门刻有荷兰东印度公

司缩写的青铜炮，其余数十万件不具有

流通价值，但却有着极高历史价值的青

花瓷器等文物被毁坏殆尽。

1986 年，逃之夭夭的迈克·哈彻以

该沉船无人认领为由，获得了出水文物

的拍卖许可，委托荷兰佳士得拍卖行对

出水文物进行公开拍卖。中国驻荷兰

大使馆得知后将消息传回国内，但当国

家文物局想阻止此次拍卖时，翻遍当时

的海洋法公约，却找不出一条行之有效

的法律依据。“买回来”，是当时把这批

出水文物带回中国的唯一可行方法。

为此，故宫博物院派遣冯先铭和耿宝昌

两位专家，携带三万美元前往荷兰参加

拍卖。但这批文物的起拍价格远超想

象，在持续 3天的拍卖活动中，我国两位

专家甚至没有获得一次举牌的机会。

最终，近 24万件珍宝全部流失海外。

这次水下盗捞事件极大刺激了我

国文保工作者。在此背景下，1987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

古协调小组，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就此开

端。同年 8 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商业

打捞公司在联合寻找“莱茵堡”号沉船

的过程中，挖出了包括瓷器、锡器、金腰

带在内的数百件中国文物。当时的中

方项目负责人尹干洪判断：“这肯定不

是英国人要找的‘莱茵堡’号，这是一条

我们中国的沉船。”依据双方协议，中方

立即中止了此次打捞合作，这艘沉船即

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南海Ⅰ号”。

1987 年 11 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

下考古研究室创建，我国水下考古事

业正式起步。在当时水下考古相关人

才、技术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国家文物

局选派人员向日本、荷兰、澳大利亚等

国学习潜水技术和水下考古，初步建

立起了一支十余人的水下考古队伍。

此后 20 年间，我国水下考古力量不断

壮大。终于，在 2007 年，我国以世界首

创的整体打捞方式对“南海Ⅰ号”进行

考古打捞，这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事

业迈上新的台阶。

“南海Ⅰ号”的成功打捞极大振奋

了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中国水下考古

与南海的故事也在继续。在大洋深处，

还有更多沉船遗址在静静地等待着。

技术突破让水下考古
从浅水走向深海

受深潜技术限制，过往我国水下考

古多集中在水深 50米以内的水域，作业

方式主要以水肺潜水为主。例如，在

“南海Ⅰ号”早期考古调查中，崔勇便曾

多次潜至水下 20多米处，亲手触摸到船

体，还拍摄了“南海Ⅰ号”在水下时的唯

一清晰影像。

但当水深突破 50米乃至百米时，水

肺潜水的作业难度便大大增加，工作效

率骤减。要向深海挺进，必须借助深海

科技的力量。

“在广阔的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上，沉没着大量古代商船，如何进

入深海获取这些沉船信息成为中国水

下考古的当务之急。”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也思考过这个

问题。但面对平均深度 1200米，面积逾

200 万平方公里的南海，中国水下考古

工作者一度只能“望洋兴叹”。

直到 2009年，深海里终于开始有了

中国人的影子。从 2009 年至 2012 年，

我国自主设计的首台载人深潜器“蛟

龙”号接连取得 1000 米级、3000 米级、

5000 米 级 和 7000 米 级 海 试 成 功 。 随

后，国产化率达 95%的“深海勇士”号将

我国深海装备建设推向功能化、谱系

化，大大降低了深潜成本。“奋斗者”号

在 2020 年成功坐底万米深度的马里亚

纳海沟，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

录，也标志着我国形成了从 1000 米、

4500米、7000米到万米级的全海深深潜

能力。

2018年 1月 27日，国家文物局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深海

所）正式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中

国水下考古吹响了向深海进军的号角。

451 米、529 米、606 米、1003 米……

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过去不敢想象

的深度。“‘深海勇士’号一分钟下潜的深

度就超越了我过去30多年的下潜纪录。”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水下

考古研究所所长孙键是我国最早一批水

下考古工作者之一，他曾亲身参与过“南

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对深潜技术带来

的水下考古突破同样感到惊讶。

2018 年 4 月，在宝石般蔚蓝的中国

南海，当“深海勇士”号在浪涛中浮出

水面，母船甲板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

呼声。7 次下潜，最大深度 1003 米，借

助“深海勇士”号，我国成功完成了首

次深海考古调查，填补了我国水下考

古的空白。

“深海考古大大拓展了传统意义上

水下考古的工作范围，使水下考古的工

作触角延展到了此前遥不可及的深海

海域，也使得以前沉睡在海洋深处的珍

贵遗产，能够直接、立体地呈现在我们

面前。”山东大学海洋考古研究中心主

任、特聘教授姜波认为，深海考古已经

成为当前水下考古最具价值的前沿研

究领域之一。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较

之浅海海域沉船，深海沉船在沉没后，

能够免受诸多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干

扰，因此保存状况往往好于浅海沉船，

从而能为海洋史和海洋考古研究提供

无与伦比的历史考古信息。

“深海考古具有技术门槛高的鲜明

特点，正是由于我国深水技术装备取得

的突破性进展，才使深海考古事业发展

具有了技术支撑，从设想最终变为现

实。”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祝学

华表示，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我国已

初步具备了深海考古所需的技术装备

和人才队伍，拥有了谱系化、多功能的

装备集群，具有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

和业务化的运维能力。中国考古工作

者拥有了挺进深海的底气与实力。

载人深潜技术为水下
考古搭建实用性平台

相比在浅水区开展的水下考古，

深海考古在装备技术、作业模式上大

有不同。在水深超过千米的茫茫深海

中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无异于

大海捞针。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深海科

技硬实力。

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成立不久后

的 2018 年 4 月，该团队就在西沙群岛北

礁海域开展了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

前后共 6 位水下考古工作者跟随“深海

勇士”号潜入深海。

出发下潜之前，孙键特意量了自己

的脉搏，发现比平时要快一些。“这也很

好理解，像‘深海勇士’号这种载人深潜

器，我最初是在上中学时在科幻小说中

看到过。能坐在里面去探索深海，这太

了不起了！”孙键是潜得最深的人之一，

在千米深的海底，透过深潜器厚厚的玻

璃舷窗，他不断看到透明的鱼虾游过，

不由感叹生命之顽强。“海底有些像月

球表面，到处是环形山状的地形。”作为

潜水高手的他第一次潜得这么深，对海

底世界充满了好奇。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我国首次深

海考古调查的第四潜次中，第一个文

物 标 本—— 一 只 陶 罐 ，被 发 掘 出 来 。

被 发 现 时 ，陶 罐 半 掩 埋 在 水 深 约 460

米的海底泥沙中，罐体完整。深海考

古由于受特殊环境限制，需要通过深

潜 器 外 接 机 械 手 代 替 水 下 考 古 队 员

的手进行文物提取、沉积物取样等相

关操作。

相比于深海科考通常采集的沉积

物、岩石等样本，文物的特殊性对机械

手本身以及操作提取作业过程都提出

了更加精细化的要求。“陶罐体量大，

我 有 些 担 心 能 不 能 用 机 械 手 顺 利 提

取、完整运回。”当时参与第四潜次下

潜、时任海南省博物馆南海水下考古

研究中心主任的李钊曾对深潜器机械

手的稳定性有些担心。不仅深潜器中

的考古队员感到紧张，当“深海勇士”

号用 机 械 手 缓 缓 靠 近 、抓 取 文 物 时 ，

母船上通过显示器观看“直播”的工

作人员也都屏气凝神，舱室内安静异

常 。 当 文 物 最 终 顺 利 装 入 置 于 潜 器

前 端 的 样 品 筐 ，所 有 人 都 长 舒 一 口

气，欢呼起来。大深度下潜、巡航搜

索、精确定位、测量取样、影像记录、

提取上浮……一系列流畅利落的操作

动作让我国深海考古的第一件文物标

本完好无损地来到众人面前。

“熟能生巧”，随着潜次的不断增

加，我国深海考古相关技术也在不断迭

代升级。2022 年 8 月，在南海北部西沙

海槽海域开展的深海考古调查中，我国

水下考古深度首次突破 2000米，发现了

66件文物标本。并且，此次深海考古还

首次引入无人深潜技术，开展了载人—

无人深潜协同作业。“我们对历史记录

进行分析，确定目标区域，然后用测深

侧扫设备详细勘探，对可能目标用载人

深潜确认。”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副研究

员陈传绪介绍，此次西沙海槽深海考古

还实现了“双龙出海”，除了已是资深

“考古队员”的“深海勇士”号，我国万米

级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也加入到深

海考古的行列中。

而在孙键眼里，下潜深度的数值已

不是最重要的。拥有丰富潜水经验的

他认为，多次深海考古调查证明，载人

深潜技术可以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

提供具有一定实用性的平台。“比如，发

现深海某个坐标点可能有沉船，我们就

能借助它去进行每天 8小时甚至更长时

间的深海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这在过

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意外收获揭开中国深
海考古新篇章

此次在南海发现大型古代深海沉

船，其实始于一次“偶然”。

2022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深海所

出海执行科考任务，在“深海勇士”号第

500 次 下 潜 ，行 进 至 南 海 西 北 陆 坡 约

1500米水深时，其搭载的测深侧扫设备

传回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图像。科考队

员循迹前去，一座高达 3米、由密密麻麻

的瓷器堆积而成的“小山”赫然出现在

队员眼前。就在该处沉船不远的位置，

团队还发现了另一艘沉船，其周围散落

着大量原木。

科考团队立刻将消息报至国家和

地方有关单位。经过考古专家综合研

判，判断第一处沉船应属明代正德年

间（1506—1521 年），并将其定名为南

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推测文物数量

超十万件；另一处定名为南海西北陆

坡 二 号 沉 船 ，应 属 明 代 弘 治 年 间

（1488—1505 年），判断其应是从海外

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船只。就这

样，一处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被偶

然揭开了面纱。

为了给后续深海考古调查奠定坚

实基础，5 月 20 日，由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中科院深海所、中国（海南）

南海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团队将一

个由钛合金制成的水下永久测绘基点

放置在了 1500 米水深的海床表面。60

千克的水下重量以及底部的金属钎能

够确保其牢牢“坐稳”在海底。陈传绪

介绍，基点放置后，借助长基线定位系

统，研究人员能够对该基点进行精确的

位置标定，就像给沉船遗址在地图中打

上了记号，后期还可以和大地坐标以及

地理信息系统相衔接，保证测绘数据科

学、精准、完备。

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考古调查

项目领队宋建忠告诉记者，此次考古调

查工作将用一年左右时间，分三个阶段

实施。在 5 月 20 日至 6 月 10 日的第一

阶段中，团队将通过水下搜索调查，摸

清两艘沉船文物分布范围，对沉船进行

多角度、全方位的资料采集和考古记录

工作，适量提取有代表性的文物标本，

以及海底底质等科学检测样本。第二、

第三阶段将分别在今年 8—9 月和明年

3—4月进行。

深海考古无法实现整体打捞，为

了拉近公众与深海文物的距离，“我们

会搭载 4K 和 8K 的高清摄像设备，对

水下文物现场进行拍摄，为大家呈现

更清晰的视觉盛宴。同时，我们还将

利用水下动态三维激光扫描，叠加光

学图像，完成三维扫描及摄影拼接工

作，生成一号沉船核心区遗物平面分

布图，为将来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海

底文物进行数字化提供基础数据。”陈

传绪介绍说。

此时，“探索一号”科考船正带着

“深海勇士”号和考古队员们，在南海上

执行第一阶段的调查工作。5 月 23 日

深夜 10 点半，船上的网络信号时断时

续，陈传绪匆匆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后，

马上又投入到回收潜水器的工作中，这

样的忙碌将一直持续到第一阶段工作

结束。

五月的南海正是景色宜人，但团队

成员无暇欣赏美景，他们的目光正牢牢

盯在水下 1500米，他们要用中国的深海

科技“打捞”中国历史，掀开中国深海考

古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张盖伦对此文亦有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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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完成南海西
北陆坡一号沉船第一
次考古调查、正在回收
的“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

中 国 科 学 院 深
海 科 学 与 工 程 研 究
所供图

图② 在沉船遗址
布放的水下永久测绘
基点。 新华社发

图③ 南海西北陆
坡一号沉船内部。

新华社发

南海西北陆坡古代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团队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合影。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供图


